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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零章 序

周朝初期周公“制禮作樂”, 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禮樂制度, 禮是用於舉行儀禮，祭神求福,
而樂是指音樂和舞蹈; 然而, 雖為舞, 但實為武; 禮樂其實是一種周天子用作打破虛空,
與神靈交流的一種武術, 周武王姬發才可納封神榜為已用,所以他才可以滅商建周,
成為天下共主。其後, 周公更以禮樂為基礎, 形成禮樂制度, 目的係打造一支強大無比的軍隊,
以作開開疆辟土之用; 但係周幽王死後, 因周平王宜臼為諸侯所擁立而非正統, 所以禮樂便開始失傳;
東周也因此失去了昔日武王威望, 不為諸侯所推崇, 以致強諸侯興起。
當中, 以宋國的建立和地方最為特別, 因宋國建君為殷紂王的庶兄微子啟, 立國於商朝故地;
宋與周為客，被周天子尊為“三恪”之一, 是少數以奉商朝祖先的宗祀，繼承商文化的國家。
與宋國相比, 魯國實力不足為提, 但佢卻是周公長子伯禽所建立, 是保存西周禮制較多的侯國之一。
而這個故事, 就是在這兩個國家之間發生。
 



第一章 聖人降世 傳奇開始

時值秋收, 坐在馬背上, 忍受著頭頂上的烈日,
叔梁紇回頭看了一看這個不知出入了多少遍的魯國城門。
自他與魯國名將狄虒彌，孟氏家臣秦堇父合稱“魯國三虎將”, 連年征戰後,
今次是他第一次在心底產生不捨之情。自第一次上戰場, 自殺死第一名敵軍後,
每次打仗他都是站在最前; 但今次, 惟獨今次,
他遲遲未落出發的命令。一想到年輕貌美的小妾懷上了他的孩子,
一想到苦等多年終可老來得子, 一想到有一個生命可繼承自己的一切成就,
一想到這非凡的血統得以繼績傳承…

「大人, 時候不早了, 魯公曾命大人你早去早會,要是大人仍未發兵,
恐怕會令魯公不滿…」一名親兵實在按捺不住, 上前發言。

「唉,」, 再一次回頭看了一看那冰冷的城門,
想起自己多年好友魯襄公臨別時的一番話, 叔梁紇深深吸一口氣, 眼凝視前方,
放聲大喊「出發!」頓時, 天地一暗, 地面也隨之而震動,
一張張寫著「魯」字的旗幟開始慢慢地前進。
 
時光飛逝, 又一個秋收。
 
「報! 叔梁紇大軍已經歸來,
而叔梁紇將軍本人也正火速前來。」一名探子跪在大殿中央回報著。

「太好了, 本公已經等候多時, 你們先行告退,
本公有話要單獨與叔將軍詳談。」魯襄公連忙道。

「臣等先行告退。」一聽見魯襄公焦急的吩咐, 其左右也知事態勢必嚴重,
故立刻告退。

不久, 大殿外傳來一道急速的腳步聲, 只見一名身高九尺,
身穿戰甲的彪型大漢大步流星地邁到大殿中間, 抱一抱拳, 道「襄公, 本將不負寄望,
已經火速平定叛軍, 敢問襄公所指重要的事到底是什麼? 本將聽聞愛妄已經誕下麟兒,
故本將想趕緊回家一趟。」

魯襄公見好友叔梁紇焦急的表現, 實在不知他如何會得到「冷面戰神」的稱號,
心裡忍不住淺笑, 「你大可放心, 你的兒子和妻妾都安好。在本公說這件事之前,
你有沒有聽聞過有關「雲夢」的事?」



叔梁紇聽見一家大小平安, 心中一定, 想起早前在江湖上聽見有關「雲夢」傳聞。
雖不知魯襄公為何提及這個傳說, 但對於魯襄公的為人他早有認識,
知道他並非一個會無的放矢的人, 忍著心中的疑問,
答「江湖上流傳著有一個秘密組織, 專門奪取天下各個武術, 打算集天下大成,
仿昔日周公打破虛空之用,
並藉此與神靈交流。而奪取他人武術的方式便是取其人的血氣和元神精髓,
極為兇殘; 話雖如此, 這個可怕的組織卻擁有一個完全是南轅北轍的名字,
正正便是魯公你所提及的「雲夢」。但, 這只是一個傳聞,
未知魯公為何提及「雲夢」?」

魯襄公雙眼盯著叔梁紇, 神情嚴肅地說「「雲夢」並不是一個傳說。早前,
我收到不同國家的情報, 發現各國開始出現不少武林高手死亡的消息,
而所有受害者的死因都是失去了血氣和元神精髓,
此與「雲夢」出手的狀況完全一樣,
要知江湖上從未出現奪人血氣和元神精髓的方法。本公聽聞此事後,
擔心你會成為他們的目標, 要知說起天下武術,
你家族的祖傳秘術必定成為他們打破虛空的重要一環… 雖然此事須為傳聞,
但萬事小心為上。畢竟, 你既是我國三虎將之首, 也同時是我多年好友,
所以我對此非常擔心」

叔梁紇面帶微笑, 毫不在乎地說「魯公你過於擔心了, 先不說此事是否確實,
你既知我的祖傳秘術, 也應該知道它並不是說奪就能奪。再說, 要奪我的武術,
那就得先問問我這雙鐵拳。」話畢, 叔梁紇擺一擺手,
面帶傲色地向魯襄公告退。然而, 在獨身回家的路程上, 叔梁紇神情一沉,
回想起有關「雲夢」的傳聞, 面色再也不能輕鬆。

還未到家, 娃娃的喊聲和女兒們的歡笑聲己經傳到叔梁紇的耳邊,
這些聲音仿佛有甚麼魔法一樣, 今他的心情完全放鬆, 「呵呵」笑了兩聲,
便大叫「我回來了!」

「是爹爹的聲音!」「爹爹回來了!」「是爹爹!一定是爹爹!」「快!出去接爹爹!」在
一眾歡笑和驚喜聲之中, 一群小女孩便蹦蹦跳跳地跑了出來。

叔梁纥生平惟一一個遺憾正是子嗣的問題。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卻没有一个兒子
，小妾雖然為他生了長子孟皮，但孟皮先天患有足疾，叔梁紇很不滿意。於是叔梁
紇請求顏氏讓她三個女兒之中最小的女兒顏徵在嫁給他。而顏徵在也很快便懷上孩
子, 更是一名男嬰。而在叔梁纥眼前這個男嬰正是他苦等多年的希望。

「夫君, 孩子快一歲了, 但他還未有名字,



你趕緊起一個吧。」顏徵在一邊抱著孩子一邊問。

「這麼快就一歲了喔, 這樣的話..對了, 我們相識之地是尼丘山, 那就名丘,
子仲尼吧。」 叔梁紇想了一想, 便立下決定。

「仲尼.. 仲尼, 這個名字真好。但這孩子是像孟皮一樣跟你姓, 還是…」

「孟皮跟我姓是因為他有足疾, 無資格用族姓。我當年年少無知,
犯了錯無資格用族姓, 但仲尼他卻不同, 可以用子姓,
孔氏。」叔梁紇想起了昔日家族的光輝, 面上滿是驕傲和自豪。

「孔氏…那這孩子, 以後就叫孔丘吧。」

「對。他, 便是孔丘, 孔仲尼。」



第二章 陰謀初現 父子緣絕

時光飛逝, 經過短短5年的時間, 孔丘已經有其父昔日的影子, 身子較一般小孩壯,
而且早早已經學懂執筆寫字。然而, 當下在孔丘他兩瞳中卻失去原來的有神和智慧,
有的只是無窮無盡的黑暗。 眼看著父親的受傷的背影逐漸縮小, 而母親則一手駕馭馬匹,
一手把自己緊緊抱入懷中, 孔丘的心裹有著說不出的恐懼。

只聽見叔梁纥的聲音在黑夜中響起, 「徵在, 你快帶仲尼離開! 反正那賤人的目標是我,
你快到魯公處求助, 這裡交給我。」 顏徵在聽見自己夫君的話, 沒有回頭更沒有回話,
她只是懷中的希望捉緊, 雙腳一合, 騎著叔梁纥的寶馬離去, 因為她知道這才是夫君想自己做的事。

正當叔梁纥因聽見急速的馬蹄聲而放下心頭大石之際,
一個漆黑的人影在他眼前出現。叔梁纥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憤怒, 破口大罵「賤人,
想不到你在我身邊多年, 原來一直別有用心。快說! 你到底是甚麼人, 你究竟有甚麼目的?」

一陣猛風隨著叔梁纥的話來到這二人的面前, 把頭上的雲足開, 在月光影照下,
一張叔梁纥熟悉的樣貌但陌生的表情慢慢地顯露出來。原來站在叔梁纥對面的人竟是他的正妻施氏。
施氏面帶冷笑與譏諷, 一雙冰冷的眼睛仿如毒蛇般貪婪地看著叔梁纥,「我是雲夢的人,
這樣你明白了嗎, 我親愛的夫君? 你作為殷商王室後代,
所習的殷商遺術更是昔日惟一能與周武王對抗的秘術, 自然就成為我們雲夢的目標。」

叔梁纥心中一寒, 想起昔日魯公的話, 雖然他心中有想過雲夢的來臨, 但沒想過原來如此近…
叔梁纥深深吸一口氣, 準備發動秘術, 但發現好像無論怎樣都提不起力,
全身的經脈仿佛被清空了一樣。叔梁纥抬頭一看, 只見施氏冷笑更盛。 「發現了嗎?
多年我一直偷偷地在你身上落我們雲夢自行研發的毒- 斷經散, 再加上今日是你傳功之日,
失去了元神精髓, 在天時地利人和都欠缺的情況下, 你還用什麼來跟我比? 放棄吧!」話還未說完,
施氏已經人在半空, 右手成蛇型, 直取叔梁纥喉嚨。

眼見著面前的危機, 叔梁纥冷靜地把雙手成拳, 交差地放在胸前, 向上一舉,
把施氏連著殺招整個人架在半空。右腳由下以上, 狠狠地向上一踢, 但快要正中施氏下腹之際,
叔梁纥全身一震, 一口血氣湧上口腔, 整個人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氣,
所有內臟器官都引起劇疼。施氏笑了一聲, 左手一掌拍向叔梁纥, 失去了力氣的叔梁纥正中此掌,
整個人向後一飛, 一直強忍的一口血也噴了出來。

看著叔梁纥倒下的方向, 施氏慢慢地步過去, 一邊說「只怪你不聽我的話,
一個全身染有斷經散的人一旦再想發力, 只會加速步向死亡。再說多一次, 放棄吧, 念在多年夫妻,
我可保你不死。」

當施氏距離叔梁纥不足五步之際, 叔梁纥抬起頭來, 雙眼已經變成金色, 全身肌肉不但大了一倍,
而皮膚更變得漆累, 遠看就好像身穿一身鐵甲一樣。眼看著叔梁纥整個人的變化,
施氏面上再掛不住笑容, 低聲輕輕道「這就是五德的殷金嗎?」
 
叔梁纥緩緩地站起身, 雙眼一直盯著施氏不放, 兩拳也早已經狠狠地握緊。然而, 從他不斷流血的嘴角,
看得出他這已經是他的極限了。叔梁纥深深吸一口氣,
只見他的右手瞬間漲大了兩倍,一邊大喝一邊把右拳重重地打向地面。隨著他右手打向地面, 天地一暗,
大地傳來一陣陣低鳴, 整個天地仿佛裂開了一樣。眼見這型勢, 施氏只可後退,



畢竟她功夫再強也難敵此等毀天滅地的招式。相隔數刻, 當她再望向剛剛所站之地,
叔梁纥早已人去樓空, 只留下碎裂的大地和地上的血跡。
 
孔丘一直在母親的懷裡; 他分不清東南西北, 分不清時間,
他只感受到母親的憂慮。即使他們母子比魯襄公的人馬所接走,
母親的心仍然是十分不安。在宮殿裡不知待了多少個時辰, 直到傳來叔梁纥的消息,
只見叔梁纥渾身浴血地躺在床上, 無力的雙眼憂心地看向孔丘和顏徵在的方向, 輕聲道「來,
讓我抱抱孩子。」

孔丘不等母親反應, 自己落地跑到父親床前。父子四目交頭, 孔丘不作任何聲音,
因為他知道自己要做的就是聆聽。叔梁纥一手輕撫著孔丘的頭, 一邊道「枉我叔梁纥征戰多年,
常常以為自己博學多才,武功蓋世, 想不到卻比身邊最親的人所害。仲尼, 為父已經命不久矣,
有數件事要跟你說。你我本是殷商王室後代, 但自周朝建立之後, 便成了所謂宋國君主後代。然而,
自從年少認識了魯公後, 便到了魯國落地生根, 為魯國而征戰。我原本想今天傳功於你, 可惜時不與我,
甚至我現在只能傳你我血氣精髓, 我的元神精髓已經比雲夢所奪走。仲尼, 謹記一點, 殷商屬金,
金曰從革, 一切金屬都由提煉而成, 所以我們殷商的武術講的正正是一切都從自身提煉出來。因此,
我們的身體已經是最強的兵器。當你大成之時,
全身上下都可用於殺戮。所以即使他們奪去我的元神精髓, 但我們殷商的精髓卻集中於血氣身上,
所以不影響我傳功。來吧, 孩子閉上眼, 好好感受殷金的威力。」

孔丘乖巧地閉上眼睛, 但站在他身後的顏徵在早己梨花带雨。叔梁纥對她投以一個致歉的眼神,
然後趕忙集中神精。叔梁纥單手按在孔丘的頭上, 只見一陣陣的金色光芒, 由叔梁纥傳到孔丘處,
頓時金光大發, 為整個漆黑的夜晚添上了閃耀的色彩。
 


